
临到马大成过圈，面红耳赤的
雷二亮说：“酒不攀东，老刘见人三杯
酒俺不说啥。从你开始，每人面前六
个酒，三拳两胜，谁输了谁喝。”

“啥意思嘛？”马大成挑衅地看着
雷二亮说，“三六九往上走，跟你来九
个，敢不敢？”

“九个就九个，三拳两胜，来吧。”
“八匹马呀！”“六六顺！”“一心敬

你！”……无所顾忌的喊声顺着敞开
的窗户在大街上传播开来，听着这刺
耳的声音，街上的人禁不住抬头看看
洞开的窗户，愤愤地说：“马大嘴的号
叫声，又逮着谁吃白食了。”

“还有雷二横、刘三吹，看到没，
刘三吹就是坐那辆红车来饭店的，他
现在牛呀。”

议论归议论，刘三喜知道要作难
了。那顿饭花了690元，过了两天，张
老板果真派人要账来了。刘三喜傻
了脸，村里的“提留款”春节前就花完
了，村干部们半年多没有领过工资，他
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屠刚，说：“镇里开
会，十几个村支书围着不让走，说洗涤
剂厂是摇钱树，非让俺请客，这不，饭
店来要账了，让厂里报了吧。”

“恐怕也就一两个人带的头。”在
“渔家”贼吃海喝的事，司机当天晚上就

向屠刚打了“报告”。他冷冷地说，“刘
支书，人家马支书、雷支书的做派你比
谁都清楚，咱干吗跟他们走那么近，花
那么多钱请他们吃饭，没必要嘛。”

“他们啥做派，吃顿饭也得挨通
教训，报不报吧！”刘三喜的话也硬茬
茬的。

屠刚不吃这一套：“厂是我承包
的，承包协议明文规定除年终分红
外，股东不得以任何理由支配承包方
财务。还有厂里的那辆车，是为生产
经营服务的，以后没有特殊情况，村
干部不能私自用车，如果你不坚持开
车去镇里，我看他们也不会让你请
客，何必自找麻烦呢。”

话说到这个茬口，刘三喜自知
理亏，退一步说：“不能让要账的人空
手回去。俺给厂里打个借条，年底从
分红款里减，这总该可行吧。”

也只能这样了。屠刚清楚，和
这种农村头面人物打交道，必须掌握
好“度”，既不能把口子开大，也不能
完全堵死，要恰到好处地拿捏分寸。

刘三喜兜里揣着700元钱出了
厂门，肚子里仍憋着一股气没地方
撒，他掏出钱交给要账的人，拿回那
张欠条撕成碎片，狠狠地摔到地上。

这件事刚绾个结，农村信用社

副主任何宏上门要贷款了。建厂房
的20多万元资金全部是农信社贷的
款，当初对方担心村里的偿还能力本
不愿借贷，楚建功几次出面，硬让县
农信社放了款。何宏到厂里转了一
圈，看过每月的财务报表，要求村里
归还 10 个月的贷款利息。那可是
两万多元钱呐，为几百元钱和屠刚差
点撕破脸皮，这么一笔钱让厂里拿，
刘三喜知道啥结果，他只有去找楚建
功做工作。听了刘三喜的叙述，楚建
功的扫帚眉皱到一起，硬邦邦地甩出
一句话：“还不上利息他敢来扒厂房
呀，你去告诉他，年底分多少钱还多
少款。去，去吧。”

这些天，楚建功心里烦透了。
地委冯书记也真是的，好不容易到镇
里来一趟，偏偏赶在他和茶场的云约
会时突然袭击。那天早晨吃早饭时，
他当着罗广建和几个镇干部的面，谎
称县上来车接他到城里办事，悄悄溜
到了“渔家”的后二楼。

云是灵泉河茶场的副场长，中
专毕业后刚分到镇办茶场，楚建功便
打上了她的注意。每次接到楚建功
的秘传，茶场的云心跳得突突的，鬼
使神差地摸到“游击点”。长此以往，
不得心脏病那才怪呢。

自从盖了渔家后二楼，“点”是固
定了，可没有楚建功的秘传，茶场的云
来了也是白来，她没有开房的钥匙，只
能跟着楚建功的屁股转。楚建功这
人哪，若即若离的。需要你了得招手
即来，不想见你十天半月也没有音
信。茶场的云为此事苦恼得吃不下
饭，一夜夜失眠，下决心离开这个可恶
的家伙。她跑到狮江找到上中专时

要好的同学小丽，通过熟人在地区林
场找了份临时工。对方告诉她，只要
干得好半年后办调动。白天茶场的
云拼命干活，夜晚浑身疲惫地躺在床
上，用困乏促使自己进入梦乡。可梦
境也不是干净的，那可恶的家伙抱着
她一下子按倒在床上。茶场的云挺
不住了，不到两个月她又回到茶场。

一天上午11点钟，茶场的云准
时推开了后二楼熟悉的房门。饿了，
两个赤条条的身影出现在套房外间
的餐桌旁，烧鸡、腊肠、卤甲鱼，两人
一口酒一口肉地吃着喝着，撑圆了肚
皮，楚建功迷迷糊糊地搂着她，一觉
睡到下午4点多钟。

第二天，楚建功在电话里受到
吴伟的严厉批评。作为一个乡镇的
一把手，一次次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全无组织纪律观念。

楚建功的心头打了个结，扫帚
眉自然也舒展不开。更让楚建功揪
心的是灵泉河镇同时收到两份文件：
其一，狮江地委办公室、行政公署办
公室《关于大力扶持农村各类专业
户发展生产的通知》；其二，梧城县委
关于几位干部的任命，柳林竟被任命
为“灵泉河镇党委副书记、镇政府代
理副镇长”。

看过这两份文件，楚建功产生
一种直觉。好你个冯长江，一定和柳
世明那个老家伙认识，说不定就是那
个老家伙要他来为儿子升官鸣锣开
道，为儿媳妇办鸡场撑腰打气。啥

“专业户”，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
你冯长江电闪雷鸣地跑一趟，

老家伙儿子、媳妇的问题全解决了。
真是应验了那个顺口溜：“年龄是个
宝，文凭不可少，关系离不了，后台最
重要。”你柳林是个啥东西，除了这四
样，不服从领导，刚愎自用，满嘴漂亮
话，一肚子花花肠子，一点实际工作
能力都没有，全凭不切实际的漂亮话
煽动人，出风头，搞个人主义。

不公平，不公平啊！楚建功由
此想到自己的经历，34岁便当上了
乡长，成为梧城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
部，一干就是9年，熬到43岁才换了
顶书记的帽子。啥“全无组织纪
律”？全是你们这些大权在握的人逼
出来的，正当年时不给位子，眼看快
到“四十七八，干也白搭”的年龄，这
时候还叫人拼命，哄小孩呢。人一辈
子拼死拼活图个啥？他庆幸调到灵
泉河这几年为自己铺了路。

楚建功的家在梧城县达山店乡，
这地方山高林密，雨水充沛，气候宜

人，繁花、异草、翠竹陪衬着山山岭岭
的林木，遮天蔽日。除常见的柏杉松
等树木外，不乏香樟、广玉兰等名贵树
种。贩卖树木的汉子不惜花大钱网
络当地人做帮手，偷伐树木，更不放过
能卖出大价钱的树。楚建功的表弟
灵泉渔家的张老板当初就是这样的
帮手。摸清了贩运的生财之道，他多
管齐下，多业并举成了大老板。

张老板手里有了钱，楚建功灵
机一动，拉着他到灵泉河开办起融
住宿餐饮为一体的“渔家”，兼顾在
集镇的木材市场做“生意”。有楚
建功暗中相助，张老板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张老板明着做生意，楚
建功暗里拿提成，筹划着营造安乐
窝。当初给张老板划宅基地，他便
预留了后二楼的空地，第二年小楼
一盖好，楼上四间设计成一套套
房，另外两间居为库房。茶场的云
成为套房的老猎物。

楚建功仍在窥视着猎获目
标，大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虽轻
而易举便到手了，但这女子像一
匹受伤的野马驹，几次秘传充耳
不闻。搞这事没法明目
张胆，楚建功只能强压欲
火等待时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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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宜发

第二次握手
我与杨晓敏接触并不多。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第一次相见是2016年夏天，时任河南省
作协副主席的杨晓敏，组织了一次“著名作家
看获嘉”活动，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作家也应邀
参加。我对获嘉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它
与铁路有着密切的联系。1897年清政府动工
修建京汉铁路，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线
穿过了获嘉，并在其管辖的亢村设有一站，
1906年投入使用，细算起来这个小小的四等
站已有110多年的历史了。1902年 7月动工
修建、1906年建成投入运营的道口至清华镇
（今博爱）铁路途经获嘉，又在获嘉县城设有
“获嘉站”，成了获嘉县的一个窗口，在铁路运
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夏天，我在获
嘉 站 确 定 改 造 方 案 时 ，镶 嵌 在 站 房 上 的

“1936”清晰可见，这是历史的印记。我长期
工作在郑州铁路局，亢村车站、获嘉车站都是
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怎能不熟悉呢？说陌生，
是我对这片古老的土地了解不多。我跟着作
家来看获嘉，无疑是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获嘉是一片沃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在他们
撰写出版的《获嘉记忆》里，用大量的文字和
照片，像讲故事一样吸引了来自全省的作家
们，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尽管我与晓敏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却都
留下深刻印象。受他的影响我也开始关注

“小小说”，很想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可
惜，我不是写小说的料，只能在“纪实文学”
写作上去磨炼开辟新思路。

杨晓敏 1956年 11月出生于豫北获嘉县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74年高中毕业入伍，
在西藏军区雪域高原守卫边关。晓敏在军营
学习勤奋，很能吃苦，出手的文章更是令人称
赞，从一个普通战士很快被选拔到军区任记
者、编辑和专业作家。他在部队干了整整 14
年，1988年转业回到郑州，与“小小说”结下了
不解之缘。他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创意
设立“小小说金麻雀奖”、创办金麻雀网刊，为
近 300位小小说作家撰写“创作简论”，编纂
《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图书，组织小小说研
讨、评奖等活动百余次，他满腔热情地把小小
说创作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离开工作岗位的杨晓敏依然坚守初心，坚
持“一生只做一件事”，把长期以来关于小小说
的创作文稿、评论、作品刊载的报纸、杂志，以及
出版发行的文集、选集精心整理，创建属于自己
的文学馆。晓敏萌生这一想法源于几年前的一
次突发妙想，自己倾注大量心血著书立说探索
小小说发展之路，为何不建一所文学馆将其传

承后人，使这项文学事业得以接续传承？
文学馆的构想很快变成了蓝图。2022

年 8 月，文学馆动工开建进入实质性阶段，
获嘉王官营村杨家老宅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年 365天过去了，杨晓敏文学馆赫然屹立
在这片古老的大地。文化部原部长王蒙题
写的“杨晓敏文学馆”六个鎏金大字，苍劲有
力，闪闪发光，农家院落焕发出勃勃生机。

那是一个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的日子，朋友
打来电话，告诉我杨晓敏文学馆建成正在试开
馆，特邀文友欢聚一起，共同探索文学写作的创
新与发展。第二天，我放下手里活计，与文坛老
将、新秀从不同方向云集获嘉王官营……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们陆续到达杨晓敏
文学院，杨晓敏热情迎接着朋友的到来，这
是我与晓敏第二次握手。

晓敏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我们边走边聊，共同分
享一年来的奋斗成果。文学院占地约 700平
方米，主体展馆上下两层，面积约350平方米，
内设两个展厅和8个单元展室，这里的点点滴
滴都凝结着晓敏的智慧和心血。他说，小小
说不同于其他文体，它需要用更加精练的文
字来讲好每一个跌宕起伏、九曲回肠的动人故
事，表达出作品的感染力。小小说虽小，一般

都在千把字，可它在亿万读者心目中产生的影
响并不小，有时它的能量远远超出其他作
品。正如中国文联主席兼作协主席铁凝所
说，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有许多通都大邑里
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这是为什么？这
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越容易发现这种
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作家们都明白，用
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
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
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

杨晓敏是当代小小说文体的主要倡导
者和推动者之一，长期从事小小说编辑、创
作、理论研究以及文学活动的组织工作，与
小小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离不开小小说，
他几乎用自己全部精力创建文学馆，充分说
明了他与小小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从
杨晓敏文学馆陈列的大量资料中，可以了解
一种新兴文体、一群作家队伍、一种时代读
写与一个人的内在关联。在小小说文体倡
导、理论探索、办刊实践、文学创作、图书编
纂、作家培养、活动组织以及文化产业创意
经营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文化
理想和业绩成就，让我们领略到当代小小说
文体的萌芽、发轫到兴盛繁荣的成长历程，
见证了小小说在大众读写中的巨大作用。

立秋后的雨水，来得清凉。街上，无论
穿什么衣服的人，表情都恰到好处，因为，一
样的感受：怎一个舒服了得！

这样的日子，告别商场的喧嚣，走进大自
然的宁静和清丽，最好不过。于是，决定到紫
荆山公园去看已经听说了好久的荷花展。

初入小门，看到一个木头做成的小屏
风，上书：紫荆山公园荷花展。旁边围着几
个大大的朱红色瓷盆，瓷盆里面种着一些小
叶的荷，正在奇怪怎么荷花可以种在土花盆
里，走近一看，里面全是清清的水，上面飘满
了绿色的小浮萍，方寸间，营造了一个个小
小的池塘呢！“这就是荷花展吗？”同行的弟
弟问我。“哪里啊，里面还有好大一个湖呢，
往里走吧！”

走到湖边，已经有很多已经在看荷花的
人了。老人、小孩、年轻人，“奶奶，给我照张
相吧，这荷花多美啊！”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
音飘来。只见她的背后是一大片金黄色的睡
莲，多么纯净的黄啊，而且展开的每片花瓣都
那么精神抖擞，绽放着生命的美。走过水中
的小桥，我们来到了红莲和白莲的区域，这里

更吸引人了，也许是小时候学的很多课文都
是描写这种莲的吧，所以感觉更加亲切。一
层层的荷叶就在手边，让人忍不住去摸一摸，
这时候，看到每个荷叶的中心都有水珠，拉着
荷叶晃一晃，水珠滚来滚去，也不掉出来，真
是有趣极了。有的只有一个小珠子，晶莹剔
透，就像仙女散落的珍珠。有的是一大片的
水，就像一块温润的玉，滑动的时候也是扁扁
地一起动。还有的水更多，荷叶都有点承受
不住了，歪着头支撑着，有点像玩杂技的人顶
着一个生怕掉了的东西，那么用心。

忽然，看到水里有动静，啊，原来是小
鱼，名副其实的小鱼，因为真的太小了，大概
有两厘米那么长，灰色的，在水里游来游去，
我不禁念念有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第一次这么近看荷花，也第
一次真的看到荷叶下面的小鱼。“哗啦！”什
么声音啊？又接着“哗啦”了两次，我们才看
到原来是荷叶上的水落到池塘里了，就像拿
着一个碗从高处倒水进来，还挺响的，原来
是起风了，太多的水，荷叶都支撑不住了。
这时候看到一大片的荷叶都在风中起舞，便

想起了朱自清的名句“叶子出水很高，像亭
亭的舞女的裙”。轻轻闭上眼睛，陶醉在带
着荷香的清风里。睁开眼睛，果然有星星点
点的荷花映入眼帘，幸好这时荷花数量不
多，要不，我的眼睛真不够用呢。“每一朵都
有每一朵的姿势。”的确。我最喜欢其中的
两朵，一个是小小的粉红色花苞躲在一个荷
叶底下，像一个脸颊粉红的羞涩的少女，犹
抱琵琶半遮面啊。还有一朵刚从水里钻出
来，周围是平静的湖面，没有叶子，一根绿绿
的直直的茎，上面顶一个雪白的小花苞，那
么白，不像从淤泥中来，呵呵，想起了《爱莲
说》里面写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莲自古受到太多
文人墨客的喜爱和描写，好词用得差不多
了，我也不必在文字上风雅一回，就好好欣
赏眼前的美景吧……

湖的正中央，是几个直径一米多的绿色
的大圆盘，听说名字叫“王莲”，上面能站一
个小孩呢，据说王莲都是晚上开花，夜色中
的惊艳，莫不是观音菩萨偷偷地带着她的莲
花宝座降临人间？

前些时参加一个论坛，主讲人都是些业
界名流，其中一位在演讲过程中，时不时夹
杂些英语单词或句子，然后再自己翻译一
遍，以使大家都能听懂。我承认，我就是听
众中需要把英语单词或句子翻译成汉语才
能听懂的人之一，但同时我也想，参加论坛
的并无外国人，不夹杂英语不好吗？夹杂了
英语还要自己再翻译一遍，不麻烦吗？

除此之外，这些年在阅读行业书刋的时
候，经常遇到一些完全陌生的概念和词汇，
不知是作者自创的，还是“西学东渐”来的，
玄玄乎乎，不知所云，害得我要么慌忙到百
度上查询，要么囫囵吞枣，一带而过，不懂就
算了，反正百度也未必来得及注解，查也不
一定能查到呀。

诚然，专业的东西要由专业的人去研
究，怎样书写和表达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专业的东
西不能总停留在专业研究领域，而是要去
宣传大众、服务大众、被大众接受，产生社
会效益。如果大众听不懂、看不懂，就很难
被大众接受，很难成为有用的东西被社会
普遍应用了。

举例来说，钱是用来投资和消费的，如果
银行的钱没有投入实体经济，也没有形成消
费，只在银行体系内转来转去，就叫空转。同
理，如果研究成果不被大众接受，不产生社会
效益，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流传，或者只在专
业书刊上发表，那就是另一种空转。

现在，有些专家与普通群众的距离，似
乎是越来越远了。不深入基层，不到群众中
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里制作模型，分析数
据，再依据某个理论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就
算是研究成果了。这种成果如果只作为一
家之言，在小圈子里空转，倒也无碍大局；如
果作为政策，指导工作，就非常危险了。

“大道至简”。不要将问题复杂化，也不
要用一些费解的概念和词汇掩盖自己的虚
荣。把高深的东西用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语
言、看得懂的文字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接
受，才是真正的高手。搞一些文字游戏，制
造或引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生拉硬扯，
生搬硬套，不解决问题，没有实际意义，结果
无非是虚张声势，空转一下而已。

月之念
桂树
借风的速度
把寒意撵来
心香
如家书的暖披在身上

广寒宫外
我们隔岸相望
内里的悲怆
不知该怎样诠释
明月几时有的悲凉

你知道吗
有风有雨的日子
把以往无尽的黑
丢在一旁
就会看见光亮

八月
桂花铺满床
九曲回肠人造天堂
却让甜蜜绝望
岁月的锉刀也磨不平创伤

月圆时
快乐就着寒意饮下温暖
如烫人的夏日一样
你在远方
笔墨也描摹不出
沙河的月光

你卷在秋叶下面
等待春天
天空深处
柿子被急促的呼吸
催得脸红心跳慌里慌张

时光暗示
月亮越过耳际
有个声音悄声说
亲爱的
那些不得已的别离
教会我们成长

西河点秋

初秋时节
揣上通往秋天的车票
想跟秋天里的春天
约个会
却在西河
跟他撞了个满怀

河边
金黄的稻穗弯着腰
石榴嘴角上扬
南瓜依然举着黄色的小伞
牵牛花在雨滴上挺立
柿子羞红的脸蛋
听到扑通扑通的心跳
他们
在等待一把镰刀

初秋的细雨把人
钓到山里
古老的西河湿漉漉的
少女般
捧着金色的果实
站在大别山麓
秋虫哼着小调儿
收割一垄垄的欢乐

忙碌的鼓点
敲碎秋的萧条
留下片片翠绿和金黄
蝴蝶和蜜蜂
在花间徜徉
一抹浅浅的春色
遮住即将到来的沧桑
只为古老的歌谣

唱出崭新的曲调

急促的秋风
也悄悄放慢了脚步
秋天的画笔
也不敢在画布上落笔

秋天复出的果子

秋，总让人心神不宁，
是怀想是离愁是相思
还是假设中的虚无
在记忆的伤口上
凄风苦雨般
贴近时时跳动的日子

梦想
秋天成熟的果子
从梦中复出
这样
就有机会
在果园重新遇见你
相见的一刹那
无须语言
只一眼回眸就够
只一眼
就不会害怕疯长的距离

这时
多想有一场秋雨
把写在纸上的童话淋湿
如同淋湿少时的青涩
风 绿着
沙河的心也绿着

沙河的水
会洗尽儿时的没心没肺
晒化少不更事时的怨恨，
用她的洁净
让风脱胎换骨

那时
笑容闪过
沙河
就醉成诗人笔下的古老
那深情
会用尽所有的力气
等待花开
用清香的烟火
为爱接风洗尘

猝不及防的秋

秋 猝不及防地来了
许多记忆的碎片
瞬间决堤

那些尘封已久的点滴
虽让时光侵蚀得斑驳
但透过光
文字里的碎片
依然清晰可见

透过光
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青葱
当你收拢起
散落一地的诗句
依然能看见当年朦胧的
爱情
还有
刻骨铭心的别离

秋是伤感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那片金黄的叶子
总会悄然而至
藏在晚风中的孤独
借树上的那一点黄
行走在秋的边缘
深情而细腻

聊斋闲品

♣ 高玉成

另一种空转

诗路放歌

♣ 苏小七

猝不及防的秋（组诗）

李福根 著

《遇见树》是散文名家苏沧桑
散文创作 35年来的第一本作品精
选集，所选的散文都是她最深情细
腻的用心用情之作，其中大部分是
近几年的新作。苏沧桑的文字唯
美灵动，兼具大气和柔美，被称为
散文中的“天籁之音”。

“遇见树”也是遇见自己，在明
心见性的叙述中，作者记录山水、
描摹人性，并延伸出美与哲思。苏
沧桑有一颗温柔恬静的心，有一双
善于发现万物之美的眼睛，哪怕视
角很小的篇章，都能被她挖掘出大
海般安然沉稳的力量。苏沧桑的
散文洋溢着一种独特的气质和色
调，从她的笔端可以感触到当代人
罕有的从容、镇定的心境。她是大
自然孵育的孩子，与自然有一种天

然的亲近感，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
的野地气息，它们和浓得化不开的
亲情，对世人、对大千世界深挚的
温情水乳交融地结合成一体。

苏沧桑认为，好文字的味道，不
仅仅是一草一木一石一花一鲲一鹏
一人的味道，而是整个森林的味道、
海洋的味道。她说：人类之所以拥
有无比璀璨的文明，正是源于创造
精神。也许将来有一天，文学除了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司空见惯
的文体之外，会有一种新的文体横
空出世并深入人心。因此，她放任
自己在文字的高山上披荆斩棘、迎
风舒展，在文字的海洋里耕云牧雨、
乘风破浪，在文字的草原上信马由
缰、驰骋四方，不断拓展着散文写作
的审美疆域。

荐书架

♣ 杜丽

《遇见树》：遇见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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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 水 苏

雨后赏荷


